
女的江湖

花城出版社

映川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 

 

女的江湖 

映川著. 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4.4   

（拍拖丛书） 

ISBN  7-5360-4336-8 

 

Ⅰ女⋯ 

Ⅱ.映⋯ 

Ⅲ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

Ⅳ.I247.5 

 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32801 号 
丛书策划：田瑛            封面设计：胡也 

责任编辑：颜展敏        插图绘制：王迎新 

 

出版发行      花城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 

经       销       广西区新华书店 

印       刷    广州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

开       本    850×1168   1/32        

印       张    8      8 插页   

字       数    180 千字             

版       次    2004 年 5 月第 1版 2004 年 5 月第 1次印

刷 

印       数    15000 册 

书       号     ISBN  ISBN  7-5360-4336- 8 /I·3477   

定    价  18.00 元 

 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



1

第一章

荣灯一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朝桌子的方向走，就两

三步的距离，荣灯突然觉得挂在额前的几缕头发痒娑娑的极不

舒服，于是她的右手松开碗，抬起来将头发往右耳根后撩了

撩。头发撩开了，瓷碗啪地应声落地，碎成七八瓣，热辣

辣的稀饭飞溅到荣灯的脚面上。荣灯像平时在楼道里碰到下窜

的老鼠那般尖叫了一声，整个人即时定住了。荣灯不是吓傻

了，她是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稀里糊涂地用一只端着碗的手去撩

头发。现在，左手上的碗还好好地端着，失重的右手茫然摊

开，只有空气在上面流动。

荣灯抬起右手，将先前发生的动作重新比划了一遍，自

己是自自然然地松开手中的碗，然后再撩头发，没有什么特

别之处。荣灯走进小客厅，将稀饭搁到桌上，再走进里屋，

没精打采地把自己摔到床上，她要好好想一想刚才发生的事，

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？

顾角吭哧吭哧地蹬着自行车正往荣灯这儿赶，贴在背上的

衬衣渗湿了一大片。顾角伸手将衬衣从背上拉开，嘶嘶的凉

风灌入，人凉快多了。顾角住的地方离荣灯的比较远，如果

他乘坐公共汽车会很省事，但他需要在路上把要对荣灯说的事

再斟酌斟酌，于是就踩自行车将路途在时间上延长。

推开荣灯的房门，顾角一眼看到地板上有一堆碎瓷渣子，

心里顿时有些不舒坦。顾角是由农村的奶奶带大的，从小受

老人家的影响，认为杯碗碟一类的摔碎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荣灯在里屋听见顾角进来的声音懒懒地打招呼，说桌上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http://www.pdffactory.com


2

绿豆稀饭。顾角先把地上收拾干净了才端碗喝稀饭。滑进嘴

里的稀饭好像比过去多了一种特殊的香味，顾角咂吧嘴冲着里

屋问，小灯，你在稀饭里放了什么东西？好香哦。荣灯没答

腔 。

顾角又问了一遍。荣灯说，我搁了陈皮，陈皮你都吃不

出来吗？你就知道吃，也不管人家的腿烫伤了。荣灯一条玉

腿伸出床沿。

顾角看到了，赶紧走进里屋到床边坐下。荣灯脚面上一

大片红印子，还有两三个大水泡。顾角问，怎么烫得这么厉

害？

荣灯说，还不是给你盛稀饭弄的。

顾角心痛地把荣灯的脚搁到自己的大腿上说，你这个糊涂

蛋，一定又是用两只手指头拎碗。

荣灯说，才不是呢。刚才那会儿我的脑袋像是被锁上

了，鬼使神差地用端碗的手去撩头发。荣灯比划着，就这

样，碗打碎了，腿被烫着了。

顾角说，好在你先把碗扔了再撩头发，要不然稀饭浇到

头上可不得了，我求你以后做事的时候不要心不在焉。

荣灯恼了，推了顾角一把说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，这件

事发生有它的原因，一定说明了什么问题，也许是我某种潜

意识的流露……荣灯的表情渐渐凝重，眉头皱成苦瓜皮，进

入苦苦思索的状态。

顾角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跟荣灯说出国的事，他才不管什么

潜意识的流露，不就是打烂了一只碗吗？这世界上每天不知道

有多少只碗被打破，要想得想破头。不过看荣灯认真的模样

顾角还是不敢打岔。当初以为找了个学理科的女友，“感时

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的事就不会有，没想到碰上一个异

数。荣灯不但感情丰富，想象力更丰富，几乎到了无所不及

的境界。荣灯的老爸当年是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。据说荣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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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父亲案头上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

她凡事总喜欢追根溯源到逻各斯的层面上，比如顾角有咬嘴唇

的习惯，荣灯就认定这是婴儿时期吸奶动作的延续，进而得

出结论，顾角有恋母情结。

顾角最怕荣灯思考，荣灯一思考，顾角就发抖。

顾角溜进卫生间拿了一只两面针，回到床边把绿色的牙膏

挤出来轻轻抹在荣灯烫红的皮肤上。荣灯支着脚还是一副痛苦

思索的模样。顾角一边抹一边小心翼翼地问，凉爽吗？荣灯

不答理。顾角又说，今天我们包顿饺子，弄你最爱吃的三鲜

馅，怎么样？荣灯无动于衷，眼皮子动都没动一下。顾角从

钱夹子里掏出一张纸放到荣灯的眼皮底下。荣灯随意瞟了一

眼，先是被纸上的红头文件名吸引了，又在行文中捕捉到再

熟悉不过的“顾角”二字，眼睛就粘在上面了。

顾角紧张地观察荣灯的表情，把要宣布的消息一个字一个

字地挤出来，生怕溜出来太快把荣灯吓着了，我—被—派—

到—新—加—坡了，顾角说。

前两天派往公司总部新加坡的人员名单公布了，顾角原本

没抱太大希望，没想到居然榜上有名。到新加坡总公司的收

入要比国内翻几番，凭这点好处就让人打破头地抢。碰上这

样的机会顾角当然不会放过，混好了可以升职，可以加薪，

甚至可以长驻在外，这是公司每个白领梦寐以求的上升通路。

问题是到新加坡不让带家属，更不用说女朋友了，荣灯怎么

办？顾角想了三天，才决定利用周末充裕的时间和荣灯谈谈。

荣灯把纸上的内容来回读了两遍，喃喃道，这是真的？

顾角逮到荣灯眼里的一抹惊喜，赶紧说，千真万确，昨天出

国人员名单公布了。顾角把时间稍稍作了修改，他不想让荣

灯知道他在这事上用了三天心思。

荣灯哇地大叫一声跳下床，奔向衣橱，翻出平时最宝贝

的黑绸裙，回头冲顾角妩媚一笑说，今天我们不做饭了，出

http://www.pdffactory.com


4

去好好庆祝。

荣灯的兴奋出乎顾角的意料，他担心荣灯只是看到表面的

好处，没往深里想，得泼点凉水。于是顾角说，公司规定

不能带家属。

荣灯把裙子从头上套进去，嘴蒙在裙子里含糊不清地说，

你又没有家属，紧张什么？

顾角说，你不是吗？

荣灯说，想得美，我才不是呢。

顾角说，我在外边最少要呆上一年。

荣灯的头从衣服里钻出来说，有没有假期？

顾角说，不一定。

荣灯说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应当以事业为重，你不会舍不

得离开我吧？

商女不知亡国恨。顾角本来做好了准备，等着荣灯闹情

绪，等着荣灯伤心，然后他会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枚小小白

金戒指，跪在地上向荣灯求婚，倾诉他的忠诚和誓言，让她

宽心，使她破涕为笑，然后两个人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百

倍珍惜还可以呆在一起的一小段日子。

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进行。顾角满肚子不是滋味，于是又

说，我们起程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，就在下个月。

荣灯好像不在意顾角这句话，忙着对镜描口红，描好后

抿抿嘴，翘起尖下巴左顾右盼，觉得左边的眉毛短了些，找

出眉笔往斜里拉了拉。

顾角再也忍不住了，难道你不想让我留下来？

荣灯终于听出一丁点怪味，从镜子里偷看顾角，嬉皮笑

脸地说，你走了好，以后没有人管我，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

么，爱跟谁好就跟谁好。

这句话正正打在顾角的软肋上。顾角站到荣灯的身后，

镜子里映出两张脸。顾角是北方人，粗线条，脸方方正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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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嘴大鼻子，皮肤粗糙，与南国小女子荣灯相比，说他大上

七八岁没人会怀疑。顾角把头搁在荣灯的肩上说，小灯，我

看上去是不是很老？

荣灯说，现在流行沧桑感，女人都喜欢有沧桑感的男

人，只有老富婆才喜欢小白脸。

顾角揽住荣灯的腰说，你爱我吗？

荣灯说，废话。

顾角说，我要听你说。

荣灯说，好了，爱得不得了。

顾角说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我们结婚吧，出去前我们把

结婚手续办了。

虽然顾角是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，但他认为荣灯应该感

动，因为这等于是一份承诺。他顾角是往好地方去了，也不

弃糟糠之妻。

听清楚顾角的话，荣灯脸上的笑容一下收了回去，就好

像一盆水倒到沙子里，倏地吸得一丁点不剩。荣灯说，我刚

刚工作，脚跟都还没站稳，急什么？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
这话显得荣灯好像很有事业心，可她从来不是个很有事业心的

人。一个从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始谈恋爱的人，一个每

学期总有一两科成绩要靠向男老师撒娇才能勉强过关的人，会

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吗？

顾角把荣灯的身子扳过来，盯牢荣灯的眼睛。荣灯急慌

慌地垂下眼帘，但顾角已经看清楚那飘忽不定的眼神，里面

蕴藏的东西层层叠叠，渐行渐远，像看不到边际的山林。顾

角的心里跑过一丝慌张，难道荣灯刚出来工作几个月就有了其

他心思？他是一点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都没给过荣灯的。

顾角说，结婚怎么会影响工作呢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大

男子主义的人。

荣灯使劲地搓揉自己的眉心，把眉心搓得像涂了胭脂一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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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红艳。顾角了解荣灯，她心里一没主张就会做这个动作。

荣灯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急了反过来声讨顾角，你是不是

不放心我？哪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操办婚事的，你根本不重视

我，一点也不为我着想！

在顾角眼里，荣灯是个耍不出什么花样的姑娘。长期以

来，她没有什么主张，一直都是听他的，现在却对一个人生

最重要的命题给以否定的回答，顾角紧张得喉咙发干，他似

乎已经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荣灯的身边，得意地冲着他笑。像

荣灯这样出色的女孩总是有一大堆苍蝇一样的男人围着打转

的。她刚刚工作，日后接触的人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复杂。

有他看着的时候尚觉岌岌可危，他不在就不好说了。

顾角越想越不对劲，情不自禁紧紧抱住荣灯说，你不和

我结婚，我就不走了，新加坡有什么了不起，去他妈的！

荣灯推开顾角说，别孩子气，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

顾角一下变得严肃和激愤，他松开荣灯，双手揪住自己

的头发，瞪着大眼睛说，在我看来婚姻比所谓的事业前途更

重要，一个人即使混成比尔·盖茨那样，却连一个爱人都没

有，这种前途要来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决定了，如果你不和我

结婚，我就不出去——

顾角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得荣灯胆颤心惊，荣灯低眉垂

眼，紧咬嘴唇。顾角的求婚来得太突然，太匆忙，她没有

丝毫准备，恋爱的过程让她忘了还必须有的结果。荣灯无法

将自己的思路连结起来，她没有理由拒绝，可她不拒绝一定

会后悔，她不是不爱顾角的，可她现在并不想嫁给他……纷

繁杂乱的念头在荣灯的脑子里自相残杀，让她变成一个不会思

考的白痴。

顾角说话的语气转为柔和，深情地看着荣灯说，如果爱

我就嫁给我，好吗？荣灯扭转头，不敢看顾角的眼睛，她有

一种不祥的预感，预感这一次在劫难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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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角说，看着我的眼睛。这是一句专为情人所用的经典

话语。

荣灯看到了一双清亮的眼睛，可它突然变得深不可测，

它卷起巨大的漩涡，强大的吸力要把她吸进去。荣灯拼命后

退，伸手想抓住一样可以支持的东西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

一根稻草也没有。漩涡越来越近，荣灯的脚被吸进去，身体

被吸进去，最后只有两只手作无谓的挣扎。

荣灯曾经对顾角说，你的眼睛会催眠。当初俘虏荣灯的

东西，再一次消融了她，她没有了自己，也没有力气找回自

己。顾角在她耳边不停地说，嫁给我，嫁给我……荣灯点头

了，点了一次又一次，好像所有的干扰都随着颈部的运动甩

到脑后去了。这时的荣灯觉得自己是一条被抛到岸上的鱼，

可怜这条鱼儿还有江湖的梦想。

顾角想起裤兜里的戒指，赶紧掏出来套到荣灯的无名指

上。荣灯的无名指上一阵冰凉。荣灯想看看这是一枚什么样

的戒指，可她看不到，因为顾角又紧紧地将她抱住，她动也

不能动。

顾角笑了，春风已度玉门关，一切最终如他所愿。突

然，他听到怀里的荣灯说了一句，我为什么会用一只拿着碗

的手去拨头发？

荣灯打电话给父亲汇报要结婚的事。

荣模说，小灯，你刚刚工作，再考验考验，男人是要

多考验的。

荣灯说，爸，告诉我要怎么来考验？

电话那头传来一连串的咳嗽声，荣模似乎是因为咳嗽说不

下去了。

荣灯说，爸，您身体怎么样？

荣模说，还好，还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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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婚事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。

荣灯又打电话给母亲石兰。石兰先问荣灯，你爸是怎么

说的？

荣灯说，爸爸说要再考验考验。

石兰说，你爸总算说了句像样的话。顾角用结婚把你拴

住，他在外头无牵无挂的，到头来吃亏的是你。

荣灯说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会吃亏？

石兰说，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两人好到这份上，什么

事没有？对于男人来说有些东西是无所谓的，而对女人来说就

顶顶重要了。

荣灯明白母亲说的是什么了，不论说得有理没理的，反

正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话荣灯总先有三分反感，七分抵触。

荣灯说，我不认为有什么损失，要说有也是双方的。

石兰急了，你这个笨丫头，总有一天要吃亏的。我不能

让你走我的老路。

荣灯后悔给父母打电话，她怎么期望能从一对过不下去的

夫妻身上得到好的建议呢？小时候荣灯一看到父母吵架就担心

他们要离婚，等她长成大姑娘，考上大学，父母也没有离

婚。荣灯放心了，认为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，应该可以过

下去白头到老了，没想到她前脚刚离开家门上大学，父母后

脚就离了婚。

结婚是一件大事，荣灯想该找黄梅谈谈，毕竟在这样偌

大的城市里能说得上知心话的也只有黄梅一人了。

走进黄梅居住的住宅小区，荣灯开始想多久不和黄梅联系

了？好像刚上班的头一个月里通过几个电话，以后就没怎么联

系了。大家都忙着适应新环境，忙着应付生活，联系少是自

然的。

荣灯门铃按了，门也敲了老半天，才有人来开门。开门

的人探出一个头，头上包着一张围巾，露出一双浮肿的眼

http://www.pdffactory.com


9

睛，一双有些熟悉的眼睛。要不是这人开了腔，荣灯还不敢

相信是黄梅。

黄梅招呼荣灯进门，叮嘱荣灯说话小声些。荣灯步入宽

阔的客厅，看到所有房间的门紧闭着。黄梅蹑手蹑脚地在前

面领路，荣灯看着怪模怪样的黄梅说，你怎么了？

黄梅马上伸出指头发出嘘声说，师乐在睡觉。

荣灯说，现在是下午五点，还睡？

黄梅说，昨晚上我们打麻将打了通宵。说着张开嘴打了

个哈欠，证明她真的很累。

荣灯说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麻将了？

黄梅说，师乐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搓两把，我陪陪他。

我这人不中用，熬不了夜，一熬夜就头痛。

荣灯讽刺道，你也太贤惠了，连打麻将也要夫妻齐上

阵。黄梅不生气，捂着头上的围巾傻笑。

荣灯审视的目光在黄梅的房子里扫了一遍，沙发上堆着一

大堆脏衣服，冰箱旁靠着几棵烂白菜，沐浴在阳光里的家

具、木质地板将身上厚重的灰尘暴露无遗。荣灯说，黄梅，

你们家好像几年没人住了。

黄梅顺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块抹布，在餐桌上抹了几把

说，我和师乐的平时都很忙，顾不上料理家里的杂事，好在

师乐也不是太讲究的人。

荣灯在沙发上清理出一块地方坐下来，还没坐稳，马上

有一股不雅的气味冲进鼻腔。这股气味热烘烘、骚乎乎，越

来逼近。荣灯在脑子里搜寻与这种气味相关的记忆，刚刚勾

画出个淡淡的影子，沙发底窜出一团热乎乎的东西，从荣灯

的两脚间溜过去。荣灯大叫一声蹦起来，定神一看，狗！面

前这只狗很可能是一只狼狗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两只耳朵，

直愣愣地竖着。

黄梅叫了声，希拉里，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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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不时回头漠然地看着荣灯，慢慢地走到黄梅的脚边匍下

身子。黄梅蹲下来抚摸着狗脑袋说，荣灯，这只狗好像挺喜

欢你的，平时有外人上家里来，它老冲人吠个不停。那只叫

希拉里的狗好像听明白了黄梅的话，表示赞同地伸出舌头，

冲着荣灯哈热气，一串口水滴到地板上，形成一摊水流。

荣灯觉得一分钟也不能再呆下去了，对黄梅说，不打扰

你们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说完飞快地拉开门冲出去。

黄梅追上来说，本来应该留你吃晚饭的，不过我和师乐

太累了，今晚就打算吃方便面凑合。荣灯做了个无所谓的动

作。黄梅想起什么来了，问荣灯，今天你来是找我有事吧？

荣灯说，没事，没事，顺路过来看看。

黄梅还是了解荣灯的，说肯定有事，都到家里来了，还

有什么话不能说？

荣灯无可奈何地回过头说，我和顾角要领证了。

黄梅跳脚拍拍手说，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办事？我去帮你

们收拾新房。

荣灯停下脚步说，黄梅，还记得在大学里你带我去参加

的那次舞会吗？

黄梅说，怎么不记得，那时候我们尽做些傻事，一转眼

都嫁人了。荣灯不再说什么继续往楼下走。

黄梅说，你别走那么快，我跟你说，婚检的时候你和顾

角到师乐的医院去，半个小时就可以找人给你们弄好。

初进大学校门的黄梅，人长得黄黄瘦瘦，个子不高，真

的就像一颗小黄梅。宿舍里的八位女生相继有七位都有过约会

了，独独黄梅没人邀请过。可她从来都无怨无悔地帮大伙接

电话，收拾打扮，善良贤惠得让人感动。荣灯和黄梅的友谊

就是这么结下的，她时常替黄梅抱不平，说男人都是有眼无

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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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福在哪里？黄梅问荣灯。

荣灯说，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。

荣灯的这句话好像让黄梅大彻大悟。大三的时候黄梅开始

刻苦磨练舞技，慢三快三、伦巴华尔兹，恰恰迪士科，一

场舞会她可以一曲不落地跳完。活跃在每个周末的舞会上的黄

梅，像一只辛勤采蜜的蜜蜂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一段时日

后，黄梅不仅开始有约会，而且约会频繁，竟然可以同时和

舞会上认识的三个男生约会，并且不出问题。黄梅理所当然

地取代荣灯的位置，成为大家的爱情顾问。

黄梅追求幸福的执着终于感动上天，在一次联谊舞会上，

她遇上了刘师乐，两人迅速地好了。虽然是迟来的爱情，黄

梅一下子成为宿舍里最幸福的人。荣灯发现黄梅变漂亮了，

皮肤不再是以前那种暗淡的土黄，整个像抹了一层鸡蛋清，

光滑、莹洁。走路也不再佝着背，而是挺胸收腹，脚下的

每一步都像踩在莲花上婀娜轻盈。

刘师乐是中医学院的高材生，人长得白净斯文，不爱说

话，看样子像个老实人。每天放了学他就过来帮黄梅打饭，

打水送到楼下。有一次黄梅病了，女生宿舍不让男生进，刘

师乐见不着黄梅，急得团团转。他要荣灯帮他化妆打扮混上

楼。荣灯让刘师乐披上自己的花格子大衣，竖起高领子，企

图混在一群女生中间上楼。看门的阿姨长了孙悟空的眼睛，

一下就把刘师乐从人群中揪出来。这一来事情闹大了。按照

学校的规定，男生不准上女生楼，违规的要记过处分。刘师

乐不是本校的，校规拿他没办法，但黄梅就要背黑锅了。看

门的阿姨没有急着把这事上报，而是派给刘师乐一项差事，

清理女生宿舍后面的污水沟。

那污水沟是由于女生们乱丢垃圾堵住了，堵了也不是一天

两天了，恶臭扑鼻，蝇蚊乱飞，女生们都管它叫龙须沟。刘

师乐没二话，借来铁铲、铁钩、木棍……一大堆乱七八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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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，趴在沟边整整弄了三天半，沟还真地给他弄通了。刘

师乐干活卖力，又是因为要探望生病的女友，人心都是肉长

的，看门的阿姨破例让刘师乐上了女生宿舍。

刘师乐欢天喜地地上得楼来，帮黄梅洗衣服，梳头，给

黄梅搓揉脚板，说是活血透络。黄梅说，让你掏那污水沟实

在是委屈你了。刘师乐说，有什么委屈的，污水沟清理干净

了，你也不用成天闻臭气，夏天你们宿舍里的蚊子也会少很

多。黄梅心里暖洋洋的，温顺地靠在刘师乐的怀里，脸上挂

满泪珠，病不治而愈。

有一天，当宿舍里只有黄梅和荣灯的时候，黄梅庄严地

向荣灯宣布，我要嫁给刘师乐，能嫁给他我不枉此生。

荣灯一下没有反应过来，问，你说什么？

黄梅说，我说我能嫁给刘师乐不枉此生。

这句豪言壮语可能很多人都说过，电影上，书上多的

是。但荣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却是第一次听到，而且，她知

道黄梅的这句话发自肺腑，醇厚得像百年老窖。所以，这句

话石破天惊，像一枚鸡蛋撑圆了荣灯的嘴。过了半分钟的功

夫，荣灯的嘴变扁了，她哗地掀开被子，把自己蒙在里面，

眼泪肆无忌惮地喷洒出来。黄梅没觉察到荣灯情绪的变化，

继续抒她的情，描绘她与刘师乐的田园诗篇。说了半天听不

到荣灯的回应，扭转头发现荣灯整个人藏在被子里，问小

灯，怎么又困了？

荣灯不回答，她不能将泪水展示给黄梅，现在她特别妒

忌黄梅。因为她不能像黄梅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话来，

这句话说出来太难了，只有当情感企及没有一丝遗憾的境界时

才会说才能说。可为什么黄梅能，她就不能？她哪个地方比

不上黄梅？

黄梅一直不知道那天她的一句话给荣灯带来这么大的冲

击。那一刻，隐藏在荣灯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被激活了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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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猛地被人敲了一棍，打痛了，打扎实了，灵魂出壳了。荣

灯想起要离开家上大学的那个暑假，和父亲的一次交流。

荣灯和荣模散步在夕阳西下的林阴路上。夕阳虽只有余

辉，却将周边的高楼大树勾上双重边色，里层是金黄色，外

层是淡灰色，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影影绰绰，既朦胧又绚

丽。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柠檬桉。这个季节是桉树最美的时

候，风吹碧叶沙沙响，搅动一股药香。这股药香味荣灯很熟

悉，小时候，父母经常用桉树叶煮水给她洗澡。童年是带着

桉树香的。高大的柠檬桉树下洒了一地的果实，小小的果实

长得像一只只高脚酒杯，只要捏住底下的短柄一转，果子就

会像陀螺一样旋转。父女俩以前经常玩这个游戏。

荣模问身旁的荣灯，小灯，夕阳美吗？

荣灯说，美。

荣模又问，桉树美吗？

荣灯点点头说，美。如果让我变成植物，我愿意做桉

树 。

荣模慈爱的目光落到女儿的身上，说，你为什么觉得夕

阳美，桉树美？

荣灯说，这还需要理由吗？美就是美。

荣模说，美就是美，说得好。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的

美，叫纯粹美。这样的美还很多，像花朵之美，溪流之

声……

荣灯说，爸爸，我喜欢纯粹美。

荣模说，但是更多的人喜欢依附美。

荣灯说，依附美？

荣模说，所谓依附是因为它有条件。比如教堂之美是因

为它能纯洁人的心灵，陶罐之美是因为盛物。像你喜欢鲜艳

的裙子，是因为它能为你增色。

荣灯说，我还是喜欢纯粹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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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模说，纯粹和依附其实是两种选择。小灯，你长大

了，以后会遇到很多人与事，但无论什么都逃脱不了这两种

划分，包括爱情。

荣灯说，爱情？她的脸有些红，毕竟她才１８岁，毕竟

父亲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方面的事。

荣模说，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样情感，很

难。很多时候你想要的是纯粹，最后因为种种摆脱不了的东

西而变成依附的。有依附的东西在某一天失去依附后会变得比

玻璃还要脆弱。荣模说完长长地叹息，和着风，叹息声传得

很远。

荣模想起了初恋情人。初恋情人是邻村道公的女儿，当

年，他每晚放学后为了看她要走十几里的夜路，可从来不知

道什么叫累。后来，他考上大学跳出山门，再后来留在城

里，这是一个老套的路子。这时候他要回去娶道公的女儿是

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可谓衣锦还乡。但是，他娶了现在的妻

子石兰。荣模即使能原谅自己抛弃初恋情人，也不能原谅自

己是因为那样一个庸俗的理由娶了石兰。那时毕业刚参加工

作，荣模最大的困扰是吃不饱，经常饿得头晕眼花。石兰的

父亲是食品站的站长，石兰也被安排在食品站里。和石兰交

上朋友后荣模每天都能沾肉腥，猪头，猪大肠任他吃，于

是，他选择了石兰，而不是美丽多情的道公女儿。多年以

后，荣模为惩罚自己，把自己学的哲学专业废了，到一家纸

厂当了业务经理，每天与酒肉为伴，吃得脑满肠肥。

学哲学的荣模认为心灵和现实分处于极端的两极之上便是

最大的痛苦，他就用这份痛苦来处罚自己。当然，很多人不

会理解荣模的这种想法，他们觉得他过得很滋润，如果说他

过的日子是一种惩罚，大家都要齐声高呼，也让我受这种惩

罚吧。只有石兰懂，虽然她没有多少文化。她从她的角度感

受到了荣模的痛苦。如果一个朝夕与你相处的人，从来不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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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谈论家外的事情，从来不和你坐在一起看电影、看电视，

还在某一天将一碟猪肉馅的饺子摔到地上说，我讨厌猪肉……

他一定不爱你，而且还轻视你。他不爱就没有了爱，他轻视

只有更孤独。石兰同情荣模，日子是用来过的，不是用来折

腾的，何苦呢？

荣灯不知道父亲的过去，也不知道父亲现在在想什么，

她在夕阳的余光中蹦蹦跳跳，跑出一段路，回过头对父亲

说，世上有纯粹之美，一定就有纯粹之爱，爸爸。

荣模说，也许吧。

荣灯一脸阳光，不是也许，是一定，到时我会告诉你那

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。

看着荣灯的笑脸，荣模的心隐隐酸疼起来，他不知道向

女儿输灌纯粹和依附这样抽象的概念是对还是错。女儿的身上

流着他的血，他想通过血的流动将他未实现的理想承继下去，

这是不是一种自私？最重要的是女儿的生活会不会因此有所改

变？

进校一个月，还是新鲜人的荣灯把原来梳得高高的马尾放

下来了，改成披肩发。额前也不再挂着整齐的刘海，飞扬的

是参差不齐的碎发。嘴唇抹了口红，是那种先重重涂上又抹

去的若有若无的红。刚穿的耳洞还在发炎，荣灯已经迫不及

待地带上两只蓝色的小耳珠。总之，在形式上荣灯已大致完

成一个高中女生向大学女生的转变。下面的日子她期待的是一

场爱情，一场纯粹的爱情。

每天下午六点钟左右，是校园点歌广播时间，只要不刮

风不下雨荣灯都会端着饭碗在体育场的草地上听歌。

在绵软的情歌声中，荣灯高高在上地俯瞰运动场上热火朝

天挥汗如雨的人，这些人都被荣灯看成不解风情的人，是除

了把自己弄得一身臭汗，四肢强健，对自己生存状态很少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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